
 

 1 

老区与新乡：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传承与反哺 

——以浙江余姚梁弄镇革命老区为例 

李文峰 姜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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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乡村振兴的理论转向和实践逻辑均非常注重乡村的文化取向。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以余姚市

梁弄镇革命老区为例，对乡村振兴的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认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反哺并重，通过

传承将记忆转变为技艺，通过反哺提升乡村现代化，是老区代际文化传承的破题之道，通过乡风建设、乡智培训和

乡愁重构等实现能力再造，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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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战略，也是浙江高水平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

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关系到乡村

振兴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是“留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必然路径，也是重构中国乡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主要策略。由此，如何让乡土文化和传统优秀文化回归，如何让农耕文化的菁华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如何让红色基因焕发

时代价值，如何创新时代文化、跨越代际间的“文化鸿沟”，实现转型跨越，成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破题的关键所在。 

一、文化取向：乡村振兴的理论转向和实践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福特主义理论逐渐衰落、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对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反思

等都是促进海内外乡村振兴研究向前推进的理论思潮。①国内外乡村振兴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

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城乡关系、农业经济、产业融合、基层治理、乡村景观、乡村社区、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 

就理论转向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意识到以往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重政治经济而轻社会文化，长期忽视乡村社会、

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内容，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开始发生转向，乡村振兴不应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议题，它应该超越产业发展和经

济范畴，涵盖经济、社会、民主法治、生态、文化多个领域，更多地关注乡村性、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日常生活和秩序重构等

文化取向维度的研究议题，即形成了乡村振兴研究视角的理论转向。如，有学者认为当今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乡村文化

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文化重构与保护传承能使人们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通过增进彼

此认同来提高诚信度和凝聚力，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②认为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使乡

村秩序失去了理论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把乡村社会各方面的

力量调动起来；③日本“造村运动”的成功在于调动了村民自主性与积极性，焕发了村民热爱自己故乡的文化情怀，从而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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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再造目标的实现。④ 

就实践逻辑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重视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例如，日本的“造村运动”，其最终目标是“造人”，发

掘生活在本地的年轻人的热情和积极性，以生活工艺运动为载体，培养出一大批既具有实践能力而又能扎根于本地区的人才，

振兴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韩国的“新村运动”，特别注重在精神上启蒙，政府主要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文化，

创新农村文化建设；德国的“村庄更新”，非常强调文化认同，对一些试图吸引企业投资的村镇来说，如何改善维护其地方特

色风貌，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是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台湾省的“富丽乡村”，认为文化是富丽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即以

人为本，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生活追求，将农村文化和农民生活纳入建设规划；以及其他如以恢复乡村价值为依归的美国

乡村小城镇建设，以建设乡村文化景观为目标的瑞士乡村建设计划，以重塑乡村农业繁荣为价值的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实践等

等，均在文化振兴的引导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就兴起了由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

人为代表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衰弱的问题在于文化失调，为了使中国社会形成“新秩序”，他成立

了乡农学校来实现文化重构，主要针对乡村领袖、成年农民和乡村运动者，以使农民的精神复苏而产生进取心和团结心，发生

文化自觉，并有齐心合力解决问题的机会；⑤晏阳初则倡导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

乱。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国内外乡村振兴的理论转向和实践逻辑均非常注重乡村的文化取向。可见，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审

视和观察乡村的视角也应该发生转向，在各种“缺”（钱、人、市场、技术、信息）的纷繁复杂中挑战先入为主的“匮乏视角”,

去发现并激活乡村民众和乡村社区所蕴含的巨大文化潜力，探讨“如何重拾乡村的文化价值，如何激发乡村的内在活力，如何

传承乡村的文化传统，如何实现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老区与新乡：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余姚市梁弄镇是中国革命老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梁弄为中心的浙东革命

根据地是中国19个抗日根据地和南方七大游击区之一，“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老区不能落下，“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绝不能忘记老区的开发建设”。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梁弄镇考察时指示，要把梁弄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实现小康样板镇。2018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希望老区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好红色基因”，要求“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梁弄镇在“实现小康样板镇”过程

中，高举红色旗帜，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红色文化与农业、旅游、教育、科技、创意、会展等深度融合，具有典型性和先进性。

红色文化对革命老区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不仅具有“传承好红色基因”的重要价值，更具有“让乡亲们的生活越来

越红火”的新时代意义。 

红色精神是革命老区的永恒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

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梁弄革命老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艰苦卓绝的斗争、顽强的生命力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

发展，为浙东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浙东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特定历史情境下形成

了包括“追求真理、敢为人先的求实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民本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四明精神”。求实、民本、自强和创业的“四明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具有超越时空、

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永恒价值，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发挥着红色引领重要作用，是新时代老区奔小康的红色基因、红色

动力。 

红色基因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基因。红色基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的动因，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开创新时代的动力。从2003年的“全面奔小康，老区不落后”到如今的“全面奔小康，老区创示范”，十五年来，梁弄镇党委、

政府始终遵循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不断从红色基因中汲取理想力量、创新力量、实干力量，内化于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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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行，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以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扎实推进文明村镇创建，争做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创

文明的排头兵。通过传承红色基因，矢志艰苦创业，锐意改革创新，形成了实干求变、民生导向、自强不息、创业创新的“新

四明精神”，实现了跨越式转型，彰显了老区红色基因强大的传动力推动力生命力。 

红色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革命老区的红色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并没有丧失其价值和作用，而是在时代发展的进程

中，历久弥坚。如，梁弄镇横坎头村素有“浙东延安”“浙东红村”之称，十多年来，横坎头村谨遵习近平同志的嘱托，以红

色文化为引领，建设美丽乡村，使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不足2700元，提高到2017年的27568元，增长10倍。老一辈在

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始终是激励梁弄镇新一代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苦干实干、创

业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同志一如既往的关怀和传承好红色基因的要求将是梁弄革命老区新时代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

村振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传承与反哺：文化记忆的当代重构和代际传承 

文化就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文化传承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现代汉语词典》对“传承”一词做了简短的界定，传承即

“传授和继承”。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以某种方式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体系、谋生技能、生活方

式和社会行为模式一代代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条件。⑥在乡村

振兴战略下，通过“文化传承”使得新一代不断继承和创新先进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反哺”使得老一辈感知新问题、接受新

事物，从而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珍视历史传承，延续乡村文化脉络，守护乡村文化生态，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要求，

也是乡村文化创新的基本要素。 

（一）从记忆到技艺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与过去和未来均有关联。文化记忆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记忆及其传承、保存和延续的

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即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的一个结果。⑦乡村振兴战略下，要保护乡村风貌、

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村记忆、建设美丽乡村，必须注重文化记忆的当代重构和代际传承。如何将记忆转变为技艺，实现文化

记忆的当代重构和传承，是代际文化传承的破题之道。 

文化传承和创新有助于红色基因的延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红色文化的根本细胞，新时代，红色基因需要记忆，更

需要在传承中弘扬光大，开拓创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红色文化传承

和创新的关键。如，梁弄革命老区在传承“四明精神”基础上，形成了“新四明精神”，基层党员干部，初心不改，依旧冲锋

在前，带领老区百姓致富增收、振兴乡村。借助红色文化的龙头效应，积极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以拓展红色文化内涵，

促进革命老区开拓创新。十五年前，横坎头村还是一个交通闭塞、房屋破旧、收入低下的经济薄弱村，十五年来，老区人民不

负习近平同志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充分发挥红色“记忆场”作用，以红色基因拓展出了一条红色旅游带动绿色发展的致富

新路，蝶变成为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位列全国革命老区前茅。 

文化传承和创新有助于乡土文化的弘扬。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和孕育的如家风家训、亲情孝道、书院文化、乡贤文化、农耕文化等中的许多中

华优秀乡村文化，成为现代乡愁的情感寄托和传承载体，呈现出心理、意识、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乡土文化具有文化

的历时性即它起到稳定作用和再生产的功能。梁弄镇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中华诗词之乡，拥有五桂楼、孝子祠堂、王阳明

手书真迹砖雕、正蒙学堂等文化遗存，通过大力挖掘和弘扬历时性时间轴上的优秀文化基因，融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导入红色基因，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传承的创新发展。如，横坎头村在村文化礼堂图书室成立红色图书驿站；开设家园

馆，馆内设有文化遗存、红色记忆、组织建设、儿女风采等版块，记录村干部群众奋斗历史，展现横坎头人在新农村建设中取

得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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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和创新有助于非遗文化的“活化”。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遗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

和断裂。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乡村记忆的必然要求，在保护和传承中创新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村落中培养

本土文化传承者，积极发掘本土优秀民间艺人，尤其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鼓励吸纳具有文艺专长、创意特长、工匠精神、热

心基层建设的有志有为青年投身到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中，是实现非遗文化“活态”传承、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如，通

过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梁弄大糕的制作技艺传承、“甩酒甏”、“舞龙灯”等传统技艺的传承等，实现了地域感知（sense 

of place）和历史感知（sense of history）的传承与创新。 

（二）从传承到反哺 

文化的传承不仅包括了对文化的继承、传播，更包含对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新一代年轻人拥有的信息量、知识面、社会适

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活力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在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无论在消费意向、审美情趣，还是在生活方

式、社会态度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父辈”⑨，这一现象也被学者称为“后喻文化”或“文化反哺”。美国人类

学家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

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

习。”⑩国内学者周晓虹也提出，文化反哺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

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原本由父及子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或代际颠覆。造就文化反哺的动因包括社会变迁的提速、

同辈群体的影响和大众传播的普及，而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则在于它改变了文化或文明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

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11 

可见，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角色也会发生转换，新的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具有其历

史必然性。文化反哺是以积极进取、开放创新和开拓未来为使命和精神的文化，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反哺性，它改变着乡村

文化的内容、结构和传递模式，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动力之一。而如何从受教转向为反哺，探寻文化反哺的新时代价值和创新，

是代际文化传承的又一破题之道。 

1．文化反哺的特性 

互动性。年轻一代对年老一代的文化反哺，具有一定的反身性、互动性和重构性，不仅意味着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互动化，

还意味着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秩序重构。如调研访谈中一些青年提到，他们在城市引入的一些先进的养殖技术或栽培技术在村

里推广时，往往最初不会被父母所接受，经反复说明、沟通交流后，才能使得父母最终同意和接受。当然，父母对地方性知识

的了解也可以为子代提供诸多改进意见，使得养殖技术或栽培技术更因地制宜获得成功。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文化传承

和反哺。 

选择性。代际之间的文化反哺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过滤”，是一种对知觉、观念、情感和道德在内的包容性判断，新

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并置”和文化选择。如调研访谈中一些青年和父辈都提到，关于生活方式、婚恋观念等方面的新

潮流、新观念、新器物，父辈可能会进行选择性的接受，而并不会全盘吸纳。 

多维性。文化传承和文化反哺不仅体现了一种家庭内的纵向延续，还涉及到整个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建构过

程，即，文化反哺不仅单单表现在子辈与父辈的代际之间，还表现为先进者对落后者、外来者对本地人的群际之间、城市对农

村的地域之间、其他产业对农业的产业之间。 

2.文化反哺的主体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农村大学生、青年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和年轻基层干部是“文化反哺”的主体。他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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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农村与外界交往的主力，他们拥有信息量、知识面、市场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掌握了对农村进行“文化反

哺”的话语权、影响力等“反哺能力”，从而在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无论在器物层面还是精神、意识层面都不同程度地

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父辈。 

3.文化反哺的内容 

农村的青年外出将资本、技术、知识、信息从城市向乡村转移，在乡村的父辈中传播现代意识、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成

为当前农村青年反哺父辈的时代缩影。 

文化反哺提升农民“人的现代化”。青年一代掌握了经营方面的新知识和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新技能，具有现代的互联网思

维、信息观念、技术观念、现代管理观念和市场意识。青年一代返乡就业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资金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老一

辈的农业技术、劳动技能、科技素质、商品意识、品牌意识、市场思维和管理理念，使老一辈更从容应对市场化和现代化，突

破陈规陋习，大胆创新创业。如，镇上的年轻人黄翀夫妇让梁弄大糕首次“触网”。当时，夫妻俩苦口婆心用新时代发展思维

和案例说服父亲，将已停产十几年的传统糕点的制作工艺传授他们，不仅传承了父辈的手艺，注册了“尚六合”品牌，还根据

现代市场需求、市场竞争趋势，不断开拓创新，先后研制了紫薯、松花、芝麻、黑米、抹茶、玉米等新口味的大糕，经过近三

年的发展，客户遍布长三角以及辽宁、广东等地。他们创新了传统技艺的同时，也让老一辈感受到互联网思维的巨大力量，实

现了代际之间的文化反哺。如今，年长一辈也纷纷加入，梁弄镇上的大糕店从2014年前的几家，迅速增长至如今的92家，2017

年总销售额上千万元。 

文化反哺促进农业的产业转型升级。青年一代对市场有较强的敏锐度，同时，外来的专家学者和资本助力老区振兴，也可

以实现群际之间的文化反哺，树立老区发展新范例。如，梁弄革命老区大胆创新求发展谋发展，积极发展智慧经济，先后引进

了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台湾健峰培训城，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产业，形成了老区新产业，提升了老区文化品质。同时，

建成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四明湖国际会议中心，成为余姚最大的会议培训基地。2016年全镇接待会议培训人员突破10万

人次，直接经营收入突破1亿元。特别是2016年中国机器人峰会永久落户梁弄镇，并以此打造国内智能经济交流的高端平台，引

来了众多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外籍专家等专家学者为梁弄的发展建言献策。2003年，横坎头村在宁波市农科

院的指导帮助下，建起全镇第一个樱桃种植基地。经过几年培育，樱桃每亩产值在万元以上。尝到种樱桃的甜头后，村民纷纷

效仿，目前种植规模已超过1000亩。 

文化反哺推进农村的共建共治共享。由于代际鸿沟的存在，不同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事原则、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

异、隔阂甚至冲突，而文化反哺则有利于弥合人群之间的差异和隔阂，形成建设农村共同致富的合力，有利于农村社会治理。

如，2003年，受“要把梁弄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实现小康样板镇”的鼓舞，村里陆续办起了十几家农家乐，第一个办起

的“百丈农家”农家乐，通过一家人奋斗，如今每年已有近70万元的纯收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民宿经济的兴起，也

吸引了年轻创客来村里投资创业，他们投资上千万元将村内一处老房子改建成一家文化主题民宿，并设立了贫困学子助学基金，

以年总营业额的2%作为助学基金，资助四明山地区的贫困学生。 

四、能力再造：文化反哺的结果导向和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反哺”现象已经出现，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传承模式，文化反哺的结果导向就是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

障，实现乡村能力再造。能力再造过程包括资本积累能力再造、就业能力再造及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再造等。○12简而言之，文化反

哺的最终导向应是“从颠覆、成长走向共生与契洽”○13。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群体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中权

利和义务的传递，是地方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14。这种“再生产”不能是因循守旧的重复生产，这种

“复制”也不可以是照搬照抄的简单复制，都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重构。无论是物质空间层面的革命历史遗迹、古迹建筑、古

镇古村，还是精神层面的革命精神、乡村价值观、宗族文化、民俗仪式、习俗节庆、生活方式等，乡村所保留的文化基因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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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地域文化弥足珍贵的内核，是记住乡愁的灵魂，也是实现老区建设能力再造的重要路径。 

（一）乡风建设促进文化振兴 

破除陈规陋习，弘扬优秀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让农村农民“富起来”,更要让乡村文化“立起来”、乡风文明

“树起来”，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乡村、进群众、进生活”，深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乡村文化“立起来”，要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注重与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相结合，加强传统民俗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营造乡村精神家园、乡村文化精神新地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区生活生产之中，

加强农村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乡风文明“树起来”，应加强老区农村基层党建，发挥好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发挥

好年轻一代的文化反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推广，摒弃阻碍乡村发展的落后观念，打破陈规陋习，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乡风，培养和辅导模范人物，建立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制定乡规民约，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提升农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挖掘老区红色基因，构建红色文化生态。红色文化是革命老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源泉，老区具有工业基础薄弱、商业文化不

发达、人力资源匮乏等发展劣势，但具有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吃苦耐劳的优良革命传统，也有生态资源等后发优势。老区奔

小康，应立足基因，建好新村，引回“凤凰”，唱好文化，振兴乡村。通过返乡青年、助乡人才带回新理念、新文化、新技能，

开拓亲代视野，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发挥乡村文化特色，传承文化精髓，创新文化财富。用革命者的奋斗精神，改造整治农村

环境，革新产业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提升老区文明程度。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导向作用、凝聚能力、塑造功能、激

励效应，创建具有历史传承、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老区文化体系。 

（二）乡智培育促进人才振兴 

实施“旧燕归巢”工程，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瓶颈。广大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随着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大量农村人口尤

其是年轻人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由此造成农村人口和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外出的人才和年

轻人回归农村创业创新，带动村民致富，应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文化反哺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逻辑。首先，通过配套有

效的政策措施，包括投资用地、土地流转、财政和融资、政务服务、优惠激励、政治培养等，鼓励在外的农村大学毕业生、新

乡贤、各界人才“旧燕归巢”，使他们在家乡拥有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和“用武之地”。其次，要激发他们回报乡梓的动能，

发挥“领头雁”作用，把市场、资金引入乡村，把新的发展理念、生产技术、运作模式、管理经验、文化文明带入乡村，进而

带动父辈学习进步，反哺乡村。 

实施“引凤来巢”工程，培育乡村振兴人才价值。建立开放、包容、市场导向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各地的外来人才关注

和支持老区发展，为老区服务。一是引进懂“三农”、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的，有志向有情怀有责任的专业人才，产学研

结合，投身乡村振兴，引入高科技、信息化、大数据等理念，辅导发展农业知识经济和大数据应用，激发生活在本地农村的年

轻人的内生动力，培养一批既具有知识能力而又能扎根于农村的新人才。二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政府部门、大专院

校、科研机构、市场主体等合作，开展各类型各层级各技能的教育培训、学习考察，开办各类补习班，如农村技术讲习班、电

商讲习班、农家乐民宿讲习班、妇女讲习班等，定期派村干部、大学生、家庭妇女等去外地访问考察，开阔视野，使他们成为

土生土长又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或一技之长的乡土人才，将更多的老农人、新农人培养成为农村骨干队伍、技术员队伍、农民企

业家队伍和能工巧匠队伍，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三）乡愁重构促进文化复兴 

赓续乡村文化，留住乡愁之魂。乡愁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距离，时间上的差距，更是对根植于乡村的传统文化的守望。当乡

愁赖以生发和寄托的古老村落、历史街巷、传统民居、自然山水等不复存在，人们的乡愁就会失去源头和方向，故土情怀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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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与泯灭。因此，留住乡村、传承文化是重构乡愁的必然之举。实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开展“拯救老屋行动”，

再造乡土建筑、建筑系统和生活系统。开展“乡村文脉重寻，诗词重吟”“手工艺传承”“乡村民俗节庆”与“地方戏曲”等

乡村文化复兴和乡愁重忆活动，复兴民间戏曲、非遗手工艺技术和农耕技术，打造乡土家园意象系统，重建传统生活文化图景。

挖掘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才能复兴乡村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重构。乡愁的核心是乡土文化、特色人文，是发生过的，现在仍然起着积极作用的文化遗产。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必须振兴，传统文化复兴是重新构建乡村社会的基础，是重构乡愁的基本要求。复兴文化要赋予传统

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传统文化赓续方式，如老区以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传承赓续，建设农村文化礼

堂、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通过继承革命志，提振精气神，奋

斗新乡村，再造当下的文化精神力量，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文化需求要求相融合、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使乡村文

化焕发出新的动能和生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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